
第一章 試驗染新布 

秋日午後，林家染坊。 

「胭兒，快去前面鋪子裡叫妳爹回來吃飯！」 

林胭應了一聲，小跑著去前面鋪子。 

她來到這個世界已經三天了，沒有任何預兆和意外，就這麼猝不及防的穿越了，

還是一個歷史上沒有的朝代……林胭歎了口氣，不管怎麼樣，總是要好好活下去

的，反正自己孑然一身，毫無牽掛。 

午飯很豐盛，林胭母親杜慧娘的廚藝還是很不錯的，讓人一看就食指大動，但林

老爺子拿起碗筷吃了沒幾口，又重重地放下。 

林老太太見了勸他，「老頭子，你就吃這麼點怎麼夠，身子會受不了的。」 

「唉！吃不下，不吃了、不吃了！」林老爺子長長地歎了口氣，看起來心事重重

的樣子，一旁默默扒著飯的林棟也停了下來，杜慧娘大氣都不敢出一聲。 

「老大。」林老爺子看向林棟，「今日鋪子裡的生意怎麼樣？」 

林棟滿臉慚色，囁嚅道：「自從趙家染鋪開張，咱們鋪子的生意就一日不如一

日……」 

「唉！都是我這個老頭子無用啊，把你爺爺辛辛苦苦打下的基業敗壞成了這般模

樣，以後到了地下，都沒臉見你爺爺啊！」林老爺子大力捶著胸口，又悲又急。 

一旁的林棟撲通一聲跪在了地上。 

「爹，您千萬別這麼說，都是兒子無用。」林棟一邊磕頭，一邊嗚咽道：「您千

萬別自責，咱們店一定會好起來的，還有二弟呢，二弟還在外面找新染料，他一

定能找到的！」 

「老大你這是幹什麼，快起來，起來！」 

聽到公公這麼說，杜慧娘馬上將林棟扶了起來，林老太太在一旁不滿訓道：「好

好的吃著飯，非要提這些東西，我就不信了，咱林家在這鎮上經營都快百年了，

這麼點坎都過不了？」 

林胭沒開口，心底卻知道林家最大的問題不是別的，而是自身底蘊不足，所以來

個什麼新奇的東西就會被搶走生意，若是不解決這個問題，今天有趙家染鋪，明

天就有李家染鋪，終歸避免不了生意落敗的結局。 

真要說起來，林家幾十年前還是土裡刨食的，之所以有現在的家業全靠林家太爺

爺的好運道。 

林胭聽林老爺子提起過，太爺爺當年上山砍柴，晚上回到家中就把木頭放到了院

子裡，結果當天晚上下了雨，第二天一早，院子裡水窪裡的水變成了淺黃色。 

太爺爺當即就覺得不對勁，細細查看後發現昨日看的木材裡有一根與其他不同，

木心竟然是橙紅色的，於是好好研究了一番。 

太爺爺確實有幾分聰明勁，誤打誤撞的將這木頭煮了，發現這煮後的水是紅色

的，當即大喜地想：用這水染布，不就成紅色的了？這可能賺好多銀子呢！ 

如今這個朝代國號為燕，地理環境倒是跟她穿越前所處的世界差不多，燕朝的織

染業並不很發達，林胭細細探查過一番，發現這個朝代類似於隋唐時期，染色植



物的種類還比較匱乏，很多後世的染料都還沒有被發現。 

林胭穿越前就是學紡織專業的，從小就對植物染色特別感興趣，一聽林老爺子這

描述就知道那木頭是蘇木，蘇木早在西晉時期南方就開始用來染色了，只不過傳

播並不廣，但在這個小鎮裡也夠用了。 

太爺爺就是靠這個在小鎮上開了一間染坊並站穩了腳，畢竟古代染色顏料缺乏，

大家對鮮豔的顏色都特別喜愛，尤其是紅色和靛藍。 

靛藍是運用最多最廣泛的顏色，因為獲得容易，大多為百姓日常所穿。 

紅色因為來之不易，價格就比較昂貴，特別是如今的紅色都不是很正，隋唐時期

全國上下都對紅色十分狂熱，如今的燕朝也不遑多讓。 

然而好景不長，林家畢竟是泥腿子出身，沒什麼底蘊，所依靠的也就這一個東西，

太不穩定，太爺爺臨終前叮囑林老爺子一定要找到更多的染料，將林家染坊做

大，改換門庭。 

可惜林老爺子沒這個天賦，於是寄望林棟，沒想到林棟更是資質平平，只能守成，

常常讓林老爺子著急後繼無人，無法完成父親遺願。 

林胭倒是還有個弟弟，只是這個弟弟聰明是聰明，卻在這方面不開竅，於是被林

老爺子送到了學堂上學，日後若能考個功名也算對得起列祖列宗了，只是考功名

何其困難，若是把希望全押在上面，一旦失敗，後果難以承受。 

林胭雖然知道很多可以染色的植物，但是卻不好說出來，畢竟她一個十一歲的小

姑娘是如何知道這些的呢？不要說什麼救了老爺爺，老爺爺教導這類一聽就虛假

的藉口，畢竟這具身體從出生到長大都沒離開父母身邊過。 

作為如今林家的一分子，林胭很清楚自己的命運和林家緊緊地捆在一起，如果林

家就此破敗，她以後也好不到哪裡去，因此她必須盡自己最大的能力保住染坊。 

當務之急是取信於家裡人，讓他們「發現」自己的「天賦」，她才能發揮知識。 

 

吃完午飯，林胭就準備到處逛逛，看能不能找到什麼可以染色的植物。 

「胭兒，快來！咱們家的石榴已經可以吃了，奶奶特意給妳和妳弟弟留了最甜

的。」林老太太招呼林胭過去。 

林胭吃著石榴，眼睛突然一亮，對了！石榴皮不就是一種染料嗎？ 

石榴是少有的可以用來染色的水果，可以染出秋香黃，即經常出現在古代衣物上

的秋香色，類似黃綠色，但是秋香黃更偏黃。 

說做就做，林胭馬上找了一塊白色麻布，又找了一些基本的工具，這些東西染坊

裡都有，並不難找。 

林老太太看到林胭竄來竄去的忙活半天，好奇問道：「胭兒，妳這是在做什麼？」 

這就是林胭的目的了，要大張旗鼓的把自己要染布的事宣告出去，這樣才好進行

下一步，於是林胭特別熱情地答道：「奶奶，我在染布呢，我平時看爺爺和爹染

布，早就學會啦，若是能試出一種新顏色，爺爺也不用那麼發愁啦。」 

林老太太聽後又是欣慰又是心酸，孩子這麼懂事，就讓她試試吧，免得浪費了孩

子的一片孝心。 



於是她鼓勵了幾句，回房後就告訴了林老爺子，林老爺子聽後也是感歎，自己家

的幾個孩子都是很好的，不過並不認為林胭真的能發現什麼東西。 

林胭先把石榴皮弄碎，加水一起煮，用小火煮個二十分鐘後過濾，然後將白麻布

放進去繼續煮一刻鐘，另外準備一盆清水，加明礬，浸泡二十分鐘後再將布料放

入染色液中用中火煮，煮沸後冷卻清洗，最後晾乾，大功告成！ 

午後日頭正好，不出意外的話過不了多久就會乾了，到時候就可以看看成品如

何，這是林胭來到古代後的第一次染布，和現代不同，古代媒染劑很缺乏，能用

的東西不多，希望效果不要差太多吧…… 

黃昏時刻，林老爺子從後面染坊出來，在院子裡背著手走著，眼前突然閃過了一

抹黃，心中暗歎，看來是真的老了啊！眼睛都花了……不對，好像不是眼花！ 

林老爺子快步走到那一抹黃前，伸著手想去觸摸，又怕髒了布，越是仔細端詳越

是激動。 

「來人，快來人啊！老婆子！快來！」林老爺子大聲呼喚眾人前來。 

「怎麼了，怎麼了，出什麼事了？」林老太太急忙忙地衝了出來。 

「妳快看，老婆子，這布是怎麼來的？」林老爺子高興地揮揮手，「老頭子我似

乎沒見過這種顏色，這是誰弄出來的？」 

林老太太看了這布道：「這不是胭兒下午鼓搗出來的嗎？」說完又有些不確定，「應

該是吧？她下午拿了塊白麻布和石榴皮做的，我還告訴你了呢！」 

說曹操曹操到，林胭聽到外面的動靜出來了。 

林老爺子看到她眼睛一亮，忙問她，「胭兒，這東西是妳做出來的？快告訴爺爺，

妳是怎麼弄出來的？」 

林胭很快就將她下午做的過程講了一遍，又補充道：「爺爺和爹做的時候我是常

看的，早就記在心裡啦！」 

「好好好！」林老爺子連說了三個好，神色很是激動和興奮，不一會兒又帶了絲

遺憾，「我們老林家總算出了個有天賦的，只可惜是個女娃啊……」女娃終歸是

要嫁人的。 

林胭知道他的未盡之意，也知道林老爺子不是真的嫌棄女孩，只是這事她也無

解，畢竟這是古代，女孩繼承家業就像天方夜譚。她自己倒是巴不得一輩子不嫁

人，可這也不是她想如何就能如何的。 

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飯，林清也從學堂放學回來了，林老爺子就把下午的事

說了，著重表揚了林胭，語氣充滿了慈愛。 

杜慧娘在一旁盯著林胭看了又看，直把她盯得發毛，才幽幽說道：「沒想到咱們

家胭兒還有這本事呢……」 

林胭連忙幫她夾菜，「娘，我這不也只是試試嗎？沒想到誤打誤撞倒是成了，我

這算什麼？還有的學呢。」 

林老爺子聞言誇道：「胭兒說的不錯，我看胭兒有這個天分，以後就讓她跟著我

到後面染坊裡學著。」 

林胭自是求之不得，這樣她就可以名正言順的做實驗了，其他人也沒有反對。 



吃完了飯，林清跑到林胭旁問東問西的，還調侃道：「姊，真沒想到妳還有這本

事，以後家裡就沒我什麼地位囉。」 

杜慧娘聽到了笑罵他，「你這個小沒良心的，難道我們就不疼你啦？」 

林清又趕緊作揖賠禮。 

林胭看著這眼前溫馨的一幕，心裡是前所未有的安心，她以前是個孤兒，從沒體

驗過親情的滋味，如今這樣也不錯。 

 

 

第二天一早，林胭就跟著林老爺子進了染坊裡，這只是一個小作坊，地方不大，

但五臟俱全，一些基本的工具都有。 

林胭昨晚想了一夜，想要把生意做起來，光靠一種顏色顯然不夠，如今鋪子裡只

有靛藍染的青布、藍布，還有普通的灰褐色布匹之流，也有梔子染成的黃布，最

好的也就是做了幾十年的蘇木、茜草染的紅布了。 

茜草是周代就開始使用了，漢代大量運用，那時還有「千畝卮茜，其人與千戶侯

等」之說，可見當時種植茜草和梔子的利潤之厚。 

如今燕國的主色調也就是青、赤、黃、白、黑五種，青，不必多說也就是靛藍之

類的染料，紅色則是以茜草、蘇木為主，黃便是梔子了，至於地黃、槐花之類的

不知道有沒有運用，或是運用較少，黑褐則比較常見，無甚稀奇。 

梔子只能染成淺黃色或鮮豔的明黃色，時間久了難免單調，這也是為什麼林老爺

子看見石榴皮染成的秋香色布塊這麼激動的原因。但這遠遠不夠。 

林胭和林老爺子提了自己的想法，把秋香色推出去，這個顏色適合的年齡範圍很

廣，下至幾歲小孩，上至老太太都能穿，而且秋香黃比例變一下還可以調成秋香

綠色，這種綠是一種很淡雅的綠色。 

林胭為了秋香色能順利地推出去，還設計了幾樣衣服款式做樣本，可以吸引大家

的目光，林胭畢竟是從資訊更發達的時代過來的，而且本身學的是相關科系，提

出服裝款式實在太簡單。 

而在這期間林胭就可以抓緊時間把其他顏色「研究」出來。 

林胭將自己的想法仔細與林老爺子說了，林老爺子倒是沒說什麼，把新顏色打出

名頭是要做的，但是在短時間內再發現新的染料…… 

在林老爺子看來，林胭畢竟還是個孩子，一時心急也是自然，他不也是這樣過來

的嗎？不過話又說回來，區區石榴皮就能染成這麼漂亮的顏色，能找出其他的染

料配方也並不奇怪了。 

林胭又找林老爺子要了些不同的布料，有麻布、絹布，還有很貴的絲布，至於棉

布，目前還沒有出現。 

林胭目前圈定了幾種植物，如今正是秋季，山上的野葡萄早就成熟了，這玩意基

本上都有點酸，不好吃，但用來染色卻很好看，可以染成淡淡的紫色。 

將葡萄皮搗爛，將白色絹布和絲布放進去浸泡，感覺這種顏色更適合絲布，顯得

飄逸出塵，麻布太過厚重，林胭覺得這種淡紫色做成裙子，一定會受小姑娘的追



捧的。 

將染好的布料掛在晾衣竿上面，微風輕拂，陽光暖暖地照在上面，這畫面美極了。 

還有黑豆，黑豆可以染成藍灰、紫灰；時值秋季，枇杷也是不得不提的一樣好物，

枇杷渾身是寶，果實可以食用，全身上下還可以做藥用，更絕的是，它的葉子可

以把布染成紅棕色、橙棕色；最後還有一種植物—— 銀杏，銀杏的葉子汁液還

可以染成深淺不同的灰黃色。 

要做的事情還很多，這些都不是一天能完成的。 

林胭將已經曬乾的布料收起來，準備自己做幾套衣裳給家人穿，到時候出去晃一

晃，這不就是免費的廣告嗎？ 

晚上又是一家人吃飯的時間，林胭注意到林老爺子頻頻望過來的視線，心裡好笑

不已，放下碗筷，清了清嗓子，說道：「爺爺，我今天又試了幾樣，目前看來效

果還不錯，不過我還想再多試幾種，等過些天再拿出來。」 

林老爺子只以為她今天沒忙活出什麼，有些失望，但轉念一想，哪能有這麼快就

能找到新的染料，自己還是不夠沉得住氣啊…… 

林棟也十分著急，但他自己沒這能力，也只能指望林老爺子和自家閨女了。 

 

 

經過幾日的忙活，林胭已經把新染的布料都準備好了，她準備給家人一人做一套

衣服，這些活她穿越前是常做的，這具身體也早早地跟杜慧娘學了女紅，並不怕

露餡。 

林胭給林老爺子和林棟準備的是黑豆染成的布料，只是深淺有所不同，林老爺子

的是接近黑色，林棟的則偏淺，是藍灰，布料上有暗花，成品看起來很是貴氣，

畢竟是打廣告，賣相要好才行。 

林胭給林棟和林老爺子一人做了一身長袍，本來這絲布貴重，林胭去拿的時候還

被杜慧娘說敗家，只是到底心疼女兒，還是給了，如今看起來成品確實不錯，讓

杜慧娘鬆了口氣。 

至於林老太太，林胭用的是枇杷葉染的紅棕色，這種紅色比磚紅深，同時又帶點

血紅，林胭仿著明朝襖子和馬面裙的樣子做了一套，看起來很是華貴。 

至於杜慧娘，林胭用的是已經出來的秋香色和林老爺子調的秋香綠色，也是做得

明朝樣式，顯得年輕又溫柔。 

林清還小，小夥子穿淺色就很好看，林胭用了月白的布料，林胭自己則是將那淺

紫色的料子仿照以前看過的一齣仙俠劇的樣式做了一套飄逸的衣裙，幸好這些衣

服功夫在於剪裁，並沒有在上面刺繡，若是還要刺繡，不知道要做到猴年馬月去。 

林胭找準時機，拉了杜慧娘進房間，將衣服遞給娘親說道：「娘，妳快去換上看

看。」 

「這是什麼？」杜慧娘看著手裡的衣服不解問道。 

「這是您女兒我這些天的成果啊，每人一套，這是您的，快去穿上試試看，肯定

美極了！」 



杜慧娘仍有猶疑，但被林胭推著，便半推半就的去換了，不一會兒出來了，林胭

看著她，十分驚豔。 

杜慧娘長得不錯，雖然不是什麼國色天香，但也是有六七分姿色的，只是平時穿

的有些老氣，這六七分便變為了四五分。 

杜慧娘看女兒發呆愣神，便叫了叫她，林胭回過神來就開始了由衷的誇讚，直把

杜慧娘誇得笑彎了腰，嗔道：「哪裡有妳說的那麼誇張啊，妳啊，就是嘴甜。」 

林胭連忙對天發誓，只道自己絕對沒有半分誇張。 

兩人又說說笑笑半晌，到了吃飯的時辰了，杜慧娘要脫了衣服去做飯，林胭連忙

阻止。 

「娘，今天我來做飯吧，您負責美美的就好，待會兒您就穿著這衣服來吃飯，保

准把爹迷得昏頭轉向。」 

說完林胭就一溜煙的跑了，杜慧娘沒能攔住她，只好隨她去了，只是眼角微微濕

潤，輕輕嗔道：「這孩子，真是……」 

果然，等到晚飯時，杜慧娘甫一進來，林棟的眼睛就直了，林胭和林清在一旁偷

笑，林胭還用眼神揶揄杜慧娘，得到了一枚溫柔的白眼。 

最後還是林清看不下去自己老爹的傻樣，喊了一聲「爹，回神啦」，林棟才回過

神來，隨即又不好意思的撓撓頭。 

林老太太看見這和樂融融的一幕，倒也不吃兒子的醋，反而笑呵呵的誇道：「慧

娘穿這身衣裳確實好看，不說老大，老婆子我也看呆了。」 

杜慧娘便道：「這是胭兒做的，確實好看。」 

還沒說完呢，林清便在一旁故意抱怨，「姊姊好生偏心，只給阿娘做了！」 

林胭還沒來得及反駁他，杜慧娘生怕公婆誤會，就連忙解釋道：「你這孩子不要

瞎說，你姊姊給每個人都做了一套，少了誰都不會少了你的。」 

林胭便把這幾日自己做了些什麼細細說了一遍，又道：「待會兒吃完飯了咱們都

把衣服換上，看看合不合身，若沒問題，明日就這樣穿出去，給咱們家的新料子

宣傳宣傳，酒香也怕巷子深呢。」 

林老爺子很贊同她這個主意。 

等眾人換好了衣服再出來，個個都開心得不得了，直誇好看。 

林老太太也是笑得合不攏嘴，「妳這丫頭也不知哪裡來的這些奇思妙想，這衣服

樣式雖說有點怪，卻好看的很。」又不好意思地道：「不過我都這麼大把年紀了，

哪裡還穿的了這麼紅的顏色，叫人家見了，得說我不知羞了。」 

「哪裡就不知羞了？您穿這身衣服多好看吶，這紅色顯得您膚色多好啊，又年輕

又貴氣，不知道的還以為是哪家老太君出來遊玩呢。」林胭不要命的拍馬屁，把

老太太哄得笑到站不穩。 

林老爺子和林棟也很滿意，男人也愛俏，雖說男人的衣服本來就不能太過花俏，

但老是穿褐穿藍也太過無趣，沒點新意。 

第二章 穿新衣宣傳 

第二日一早，林棟去了前面鋪子裡，打開門沒多久，隔壁銀樓的大掌櫃就過來打



招呼，「林老弟，今兒這麼早啊！」 

「是啊，生意不景氣，再不來早點怎麼過得下去喲，還是周老兄你們生意好啊。」 

兩人又寒暄了幾句，周掌櫃正準備走的時候突然發現了什麼，盯著林棟訝異道：

「我就說林老闆今日怎麼看起來不一樣，可不就是因為這衣服嗎？看著真不錯，

顏色好，樣式也新奇，可不便宜吧？」 

林棟心裡得意，嘴上還謙虛道：「哪裡哪裡，這是小女在家沒事搗鼓出來的，倒

也不是什麼貴重之物，就是孩子的一片心意罷了。」 

周掌櫃哪裡看不出他那得意的樣子，也不和他爭，不過越看這衣服越是喜歡。 

林棟看他眼睛挪不開的樣子，心知他確實是喜歡這衣服的，便順勢道：「這顏色

是咱們染坊新研製出來的，最是適合周掌櫃您這般氣度不凡的尊貴人。若是周掌

櫃喜歡，不如讓小女為您量身訂做一身，也別提什麼錢不錢的了，我們兩家都幾

十年的鄰居了，就當小女送給她周伯伯的孝敬也就是了。」 

周掌櫃一聽，樂得合不攏嘴，只不過不好白占人家便宜，便投桃報李笑道：「既

然這樣，我也就不推辭了，日後我便穿著侄女兒做的衣服上街，也為你們宣傳宣

傳，就提前祝林老弟財源廣進啦！」 

林棟聽了也是一喜，周家銀樓生意一直不錯，也是百年的老字號，和他們半路出

家的不同，人家底蘊深的很，若是有周掌櫃幫忙，自己生意定然不愁。 

林棟那邊進展順利，這邊林胭拖著林老太太和杜慧娘出門買菜和一些家用物什。 

林老太太本來是不想去的，怕穿著這衣服被人笑話，頗為羞赧，可終究拗不過孫

女，還是出門了。 

不出林胭所料，她們身上新顏色、新款式的衣裳引來了一路的注目禮，不過這效

果她覺得還不夠，要論女人多的地方，還是胭脂鋪、布莊之類，自家就是賣布料

的，那便去胭脂鋪逛一逛了。 

三人去了一家老字號胭脂鋪，甫一進門，三人便覺得灼熱的目光要讓自己燒起來

了，然而她們很是認真的挑選胭脂水粉，裝作沒聽到四處的竊竊私語。 

沒過一會兒，林胭聽到一聲女子的驚呼——  

「祁小姐！」 

「那是誰？」這是另一個女子的聲音。 

「那是祁縣令家的小姐，平時叫妳出來妳偏不，如今連縣令家的小姐都不知道！」 

聽著旁人的交談，林胭好奇抬頭，正好看到那位祁小姐帶著她的丫鬟向她們走了

過來，先是向林老太太和杜慧娘問好，接著便道明來意。 

「並非有意冒犯，我實在是喜歡老太太、太太和姑娘身穿的衣服，家中祖母壽辰

快到了，正苦於沒什麼新奇東西博得祖母歡喜，如今一見三位身上的衣裳，只覺

正是緣分。」 

林胭還小，知道的不多，林老太太和杜慧娘卻知道祁縣令的分量，雖說祁縣令只

是個小縣縣令，但來頭不小，據說還是皇親國戚呢，而且這位祁縣令是位極好的

父母官，來清河縣幾年，上上下下無不對他尊敬有加。 

老夫人的壽辰定然賓客雲集，若是此事成了，得了縣令大人青眼，林家在縣裡可



謂是有了保障，自家的生意也會紅紅火火！ 

幾人對視一眼，還是林老太太出面說明。 

「祁小姐客氣了，小姐一片孝心，老婆子也是做人祖母的，說句托大的，若是有

妳這麼孝順的孩子，夢裡都要笑醒囉。」客套了幾句，林老太太進入正題，「我

們身上的衣服都是我這孫女做的，顏色和樣式也是她自己想出來的，這些布料和

衣服馬上就在咱們林家染坊裡賣了，小姐若是喜歡，儘管去看看就是，若是沒空，

打發人去也可。」 

一旁的林胭也補充道：「咱們家新上了許多顏色的布匹，還有不同款式的成衣，

大家若是喜歡盡可以去看看。」 

頓了頓林胭又道：「方才聽祁小姐說祁老夫人壽辰，林家雖小，也想送份賀禮，

也沾沾夫人喜氣，過幾日便去貴府送上適合老夫人的衣裳樣式圖，還請老夫人和

小姐笑納。」 

祁姝瑤從剛開始聽說這些新款布料和衣裳是林胭想出來的，便高看這小姑娘一

眼，又聽到她說話滴水不漏，更是覺得這小丫頭不錯。 

她知道外邊很多人都想和祁家攀上關係，不過這家人也沒有什麼壞心，便也笑

道：「也不必勞煩，過幾日我自己前來便是，就有勞老太太和太太還有林姑娘費

心了。」 

說完，祁姝瑤便告辭走了。 

出店門不久，祁姝瑤身邊的丫頭雪晴便不解道：「小姐，咱們府上自有繡娘，又

何必去找外面的呢？雖說林家那衣服款式有幾分新奇，但畢竟只是個小作坊，哪

裡比得上咱們家京城來的繡娘好？」 

「在這小縣城有幾分新奇便是很不錯的了，再說我看那顏色也有些不同，京城的

款式布料雖好，卻也就那些罷了，時間久了有些看膩了，若是能博得祖母開心也

值得了，再說……」 

「再說，小姐也正在備嫁，翻了年就要納徵了，奴婢看那林姑娘穿的衣裙樣式的

確好看，頗有幾分仙氣，若是小姐穿上，定然是天女下凡了，肯定會將未來姑爺

迷得魂都沒了。」雪晴邊說邊捂著嘴偷笑，把祁姝瑤笑得羞惱不已。 

 

 

林胭三人回了家中，將今日的事仔細說了一遍，林老爺子聽了連連稱好，激動得

手都抖了。 

這可是縣太爺啊，林家祖祖輩輩都是農民，也就太爺爺這代才搬到鎮上，如今竟

有機會做到縣太爺的生意，以前根本不敢想像啊。 

林老爺子當即招呼林棟趕緊趕工，又滿含慈愛的望著林胭，感歎道：「好，好啊！

咱們林家生了個好孫女！」又叮囑道：「胭兒，妳便多費費心，這事若成了，咱

們林家就無憂了。」 

林胭自然一口應下，「爺爺，您就放心吧，我這幾天就在家裡好好想想樣式。」 

然而第二天還沒等林胭想出什麼，就看到自己爹怒氣衝衝地回到家裡。 



「都多大人了，還這樣慌慌張張。」看見兒子這般喜怒浮於面的不穩重樣兒，林

老爺子就氣不打一處來。 

「爹，那趙家染坊實在是欺人太甚！」林棟委屈地向林老爺子抱怨。 

「趙家？趙家又怎麼了？」林老爺子疑惑問道：「咱們家生意不是開始回轉了嗎？

他們還能怎麼樣？」 

林棟又急又氣地道：「今兒咱們鋪子來了好多人，本來是件高興事，結果周家銀

樓的掌櫃來告訴我，那趙家得知昨兒個母親她們遇上祁家小姐的事，今天就放話

出去說要為祁老夫人準備賀禮，這不是跟咱們家打擂臺嗎？」 

林老爺子白了他一眼，「他便是要和咱們家打擂臺你又能如何，還能攔住不成？

更何況這也不全是壞事，若是贏了，咱們家便可藉著這事更進一步，以後在這清

河縣便屹立不倒了。」又沉吟道：「只是……他們既然敢放這話，必然有什麼壓

箱底的東西，咱們家若是拿不出好東西，倒會讓人家笑話。」 

「不如問問胭兒，這丫頭腦子活、聰明，說不定有什麼辦法。」林棟興沖沖提議，

結果又挨了自家老爹一枚白眼。 

「我看你這歲數簡直活到狗肚子裡了！胭兒才多大，你好意思全賴著她，越活越

回去了！不過倒也確實該問問。」 

林胭聽了自家爹的描述，陷入沉思。 

林棟見狀以為她沒辦法，強笑著安慰，「沒事胭兒，若是沒法子，咱們便按原來

的計畫，妳也別勉強自己。」 

林胭回過神來，笑道：「爹，並非沒有辦法，只是原料有些難得。」 

「當真？」林棟大喜過望，「需要什麼妳儘管說便是，爹一定給妳找來。」 

「爹，您去多多的找薯莨還有州府河塘裡的淤泥回來，記得越快越好，這東西起

碼得半個月才能做好，祁家老太君下個月就是六十大壽了，若是不出差錯，應當

趕得上。」林胭仔細的吩咐。 

林胭想了又想，覺得目前只有一種東西可以救急，那就是被譽為「軟黃金」的香

雲紗。 

香雲紗因穿著走路會「沙沙」作響而得名，工序複雜，要求嚴苛，有著涼爽宜人，

不沾皮膚，防水防曬，輕薄而不易皺褶，柔軟而富有身骨的特點。另外由於其染

料薯莨本身是一種中藥，還有清熱、防霉、除菌、除臭等功效，可以養生。 

此物難得，素有「軟黃金」之稱，一匹完美的香雲紗可以說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結

果，而且其顏色變化與太陽照射也有關係，因此每一匹香雲紗都是獨一無二的。 

最讓人奇怪的是它苛刻的條件，染料薯莨就不必說了，另一必不可少的原料就是

富有礦物質的黑色塘泥，這塘泥必須是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無汙染塘泥，這就導致

了它的難得。 

當然還有其他諸如日照不能太強，風不能太大，只能在草皮上曬莨，且草皮不能

過軟等等條件。 

當然它也值得這樣的繁瑣工序，香雲紗最奇妙的地方便是會隨著時間的流逝發生

不同的變化，如同有生命一樣。 



當然，林胭是好好查探過的，清河縣位於南方，本身就屬於廣東境內，只是有些

偏遠罷了，不然空有辦法，短時間也做不了。 

如今這燕朝類似於歷史上的隋唐時期，而香雲紗明朝才出來，因此也不必擔心其

他人知道，這完全是獨門生意了，若這次的事辦好，林家就有了自己的傳家之寶。 

林棟接了任務就去忙活了，由於離得很近，很快就帶人趁著夜色運著東西回來

了，一共裝了十幾車，滿滿當當的。 

之所以要趁夜回來，就是要掩人耳目，畢竟是以後壓箱底的東西，若是被對家知

道了豈不得不償失？ 

等天亮，林家眾人就忙活起來了，先是把絲綢綢胚或者白胚紗浸泡在薯莨汁液

中，然後曝曬，反覆三十餘次後，再抹上黑色塘泥，過段時間洗淨再曬，才算完

成。 

其中最關鍵的便是「曬莨」這一步，反覆三十餘次將布料曬成棕色，塗抹塘泥時

卻要避免太陽直曬和高溫，去掉泥後就會變成一面黑一面棕的顏色，十分獨特。 

如今是秋季，紗太過清涼，綢布則剛剛好，而純粹的香雲紗除了布料上本來就有

的提花暗紋是沒有別的東西的，未免單調，又是壽禮，林胭想著可以在香雲紗上

印花，這樣不僅穿著舒服，也飽了眼福。 

林家眾人在林胭的指揮下忙得團團轉，終於在十五天後第一批香雲紗就誕生了，

從它誕生的那一刻，眾人就被它的美折服了，低調的華麗，說的就是它了吧。 

時間所剩不多，還有七天就是祁家老夫人的六十大壽。 

林胭與家人商量了許久，最終決定將自家新出的各色布料、林胭設計的幾套宋明

時期風格的成衣，當然還有最重要的香雲紗一併送過去。 

這期間祁姝瑤也來過店裡，買了許多布匹，林胭又送了些樣式圖，兩人也頗為投

緣，沒多久就成了手帕交。 

 

 

清河縣城外，一隊馬車正在緩緩駛來，剛走到城門口，就被官兵攔了下來要路引。 

車內跳出一位七、八歲長得玉雪可愛的小公子，只是這小公子顯然脾氣不好，一

開口就是喝斥，「大膽，你們知道我是誰嗎？竟敢攔著小爺！」 

「阿琛，不得無禮！」 

隨著訓誡聲，又一位十五、六歲的翩翩少年從馬車裡走了下來，頓時惹來周圍人

一陣吸氣，只因這少年實在長得好看，想來書中所說的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

琢如磨，便是如此了吧！ 

「兩位差大哥，舍弟頑皮，多有得罪，還請兩位多多包涵。在下與舍弟乃是祁縣

令的侄兒，逢伯祖母大壽，特意前來賀壽。」說完，一旁的小廝便將路引等物遞

去。 

這兩位官兵哪裡見過這等人物，還如此好言好語，少年輕輕一笑，只覺得自己臉

都發燙，兩人連連擺手稱無事，很快檢查好放行了，直到他們走遠都還沒反應過

來…… 



車上，少年祁墨輕聲訓斥著弟弟，「阿琛，你這脾氣著實要改改，父親母親將你

寵得都不成樣子了。」 

一旁的祁琛噘著嘴，但還是忍著沒反駁，說來也怪，他祁琛天不怕地不怕，偏偏

遇到大哥就沒了膽，明明自己大哥如此溫柔來著。 

一行人很快就來到了祁府門口，下人前去敲了門，很快裡面就一堆人將他們迎了

進去。待見了祁老夫人，又是一番寒暄親熱。 

「哎喲，墨哥兒和琛哥兒都長這麼大啦，這一晃眼都好些年沒見了，快過來讓伯

祖母好好看看。」祁老夫人招呼兩人上前，看看這個，摸摸那個，顯然是真的想

得不行。 

一旁的祁姝瑤在旁邊假裝吃醋道：「祖母有了弟弟們，就忘了孫女了！」 

「妳呀！」祁老夫人遙遙一點，「還不快來見見妳弟弟們。」 

祁姝瑤上前問了好。 

祁老夫人又問：「不知長公主和我那侄兒還好嗎？」 

「勞伯祖母掛懷，家父家母一向都好。」祁墨緩聲答道。 

「這便好，都有兩個孩子了，若還是像以前那般可就不成樣子了。」說完覺得有

些不妥，祁老夫人又住了嘴，見祁墨似乎沒什麼異樣，便轉移話題，「你們舟車

勞頓，想必也累了，快下去歇歇吧。」 

 

過幾日便是祁老夫人壽辰，祁琛卻在祁府待不住了。 

本來祁琛這次跟著來賀壽爹娘就不同意，畢竟路途遙遠，若是出了什麼意外可怎

麼好？但耐不住祁琛撒嬌歪纏，華陽長公主還是答應了。 

只是臨行前華陽長公主十分放心不下小兒子，細細囑咐了許久，讓祁墨好好照顧

祁琛，祁琛自然是十分溫順的答應了。 

也是因為擔心弟弟的安危，祁墨把弟弟拘得緊，除了剛到的頭兩日有清河縣祁府

的人陪他們在外頭逛一逛，祁墨沒讓弟弟出去亂跑，祁琛實在是忍不下去了。 

這日，祁琛喊來身邊小廝，問道：「叫你打聽有什麼好玩的有趣的，你可打聽到

了？」 

小廝恭敬回道：「公子，好玩的不多，趣事卻有一件，只是……」小廝有些猶豫

該不該說。 

「吞吞吐吐做什麼？叫你說你就說！」祁琛有些不耐。 

「小的知錯，只是這趣事與老夫人有關。聽說這縣裡有兩家染坊，這新來的趙家

快把林家染坊排擠得快開不下了，但林家那閨女不知得了哪路神仙的指點，一下

就開了竅了，研製了些新奇布料樣式……」 

小廝娓娓道來，一旁的祁琛聽完後總結，「所以說，這兩家要在我伯祖母壽宴上

比誰家禮物更好？這倒有趣，不過這鄉野之地，哪裡又有什麼稀奇玩意？我那伯

父雖說如今身在這小縣，卻也是大家出來的，我伯祖母更不必說了，又怎麼會看

得上他們那些東西？」頓了頓，祁琛一笑，「不過小爺我實在無聊得緊，好歹也

是個樂子，咱們便去那染坊瞧瞧。」 



兩人說著話，並未注意到身後祁墨靠近，顯然已經將他們的話聽得一清二楚。 

他淡淡開口，「阿琛，莫要頑皮。」 

祁琛被嚇了一跳，旁邊的小廝已經跪了下來。 

「我們是來賀壽的，做好客人應盡本分就好，哪還能拿主人家的私事說閒話？以

後切記不可如此。」他又轉向伏在地上的小廝，冷聲斥道：「你便是這樣照顧主

子的？」 

「哥！」祁琛著急喊道，「我都快悶死了，你就讓我出去這一次吧，大不了你和

我一起去嘛！」 

祁墨看著弟弟這樣子十分無可奈何，只好同意，當然他自己也一同前去，免得又

鬧出什麼亂子。 

兩人帶著小廝出了府，不一會兒來到了林家染坊前。 

前面鋪子裡本來熱鬧嘈雜的聲音在看到兩位神仙人物進來的那一瞬，戛然而止。 

兩人顯然早已習慣了這種情形，旁若無人的走進去，四處打量，不一會兒，祁琛

就沒了興趣，抱怨道：「我看也不過如此，果然，鄉野之地又能出什麼好東西？

還說大話想給我伯祖母獻寶。」 

祁墨剛想出聲，就被打斷了。 

「這位小公子，」林胭上前，微微行了個禮，「敝店確實是個小店，但誰說小店、

小地方便不能出好東西呢？需知寰宇之大，無奇不有，非人力所能窮盡。至於獻

寶一說，林家不過是敬仰祁縣令為清河縣鞠躬盡瘁多年罷了，初心不過是表達感

謝與祝福，希望老夫人能壽比南山，福澤綿延，又怎敢心存他意呢？」 

這話自然不全是真的，感謝和祝福的心意雖有，卻也有為自家鋪子賺取名聲的打

算，不過這話就不必說出來了。 

自從林胭研究出新的顏色和樣式後，林家生意很是興隆，加上有的客人難纏，林

胭就到前面幫忙了，反正她還小，還不怎麼講究男女大防。 

林胭從看到祁墨兄弟倆時就知道他們身分不簡單，非富即貴，年長的那位長相很

是俊美秀雅，溫潤如玉，小的也是玉雪可愛，神采飛揚。 

本來林胭還覺得大飽眼福，誰知那與自己小弟年齡相仿的小孩兒嘴一開，她心情

就不美妙了，這才主動上前說了這麼一番話。 

祁琛被林胭堵得啞口無言，最後漲紅了臉狠狠道：「我便等著瞧妳有什麼好東

西！」 

一旁的祁琛倒是頗為興味的瞧著這幕，畢竟能讓他這個弟弟吃癟的人可不多，只

是臉上還是掛著十分抱歉的神情，似乎對自己這個弟弟頗為無奈，上前道歉，「舍

弟頑皮，卻也是心繫長輩，並無惡意，還請林老闆和林姑娘勿要掛懷。」 

林胭側了側身子，避開了他的禮。 

林棟連忙擺擺手，「公子太過客氣了，小公子孝順，這是大善，又提什麼掛懷不

掛懷的呢？」 

林胭冷眼看著，只覺這位公子看似溫和可親，愛護兄弟，但絕非是什麼真正的溫

潤和煦的人，倒似戴了一張假面。 



林胭在現代摸爬滾打多年，什麼人沒見過？這樣的人看似好相處，實則滿肚子的

心眼，她向來是敬而遠之的。 

不過林胭仔細觀察，發現這位公子確實會做人，將店裡的東西買了許多才離開，

也不說是賠罪，只說是有些新奇，瞧爹爹那樂得滿臉通紅的樣子，顯然是對這位

公子印象好極了。 

另一邊，在回府的路上，祁琛憋著不說話，一副求哥哥安慰的樣子，祁墨故意逗

他，也不說話，最後還是祁琛憋不住了先質問——  

「哥，你都不幫我，只幫著外人！」 

祁墨笑了笑，「大哥怎麼會向著外人呢？還不都是為了你好，你也大了，日後在

外面行事還得三思謹慎。」 

祁琛不服氣，「你我是侯府和長公主府的主子，為何要對這些鄉野小民低聲下

氣？」 

祁墨無奈搖搖頭，自己這個弟弟真的是被父親、母親寵壞了……他心中又有些豔

羨，但想到了什麼，眼裡又劃過一絲冷意。 

第三章 壽宴出風頭 

又過了幾天，終於迎來了祁老夫人的壽辰，祁府上上下下早早地忙活起來，各處

掛滿了紅布，喜慶極了。 

林胭一家到來的時候，祁府門口已經排了長長的隊伍，祁家管家在門口迎著賓

客，等到林胭一家的時候，祁管家也沒有表現出什麼，依舊客客氣氣地將他們迎

了進去，林胭不得不在心裡感慨祁家家風好。 

林家一家子進了門，被小廝引進了待客廳，發現裡面已經有很多人了。 

祁姝瑤一見林胭他們過來，就連忙迎了上去，親熱地拉起林胭的手，帶著她走到

祁老夫人的面前，介紹道：「祖母，這就是孫女跟您說過的林家妹妹。」 

林胭向祁老夫人問安，覺得祁老夫人看著是個很和藹可親的老太太，雖然已經年

至花甲，看著卻還很年輕，保養得很不錯。 

祁老夫人笑看著林胭道：「當真是個漂亮的小姑娘，瑤兒可是經常在我耳邊提起

妳呢，妳倆既然投了緣，日後記得常來家中玩。」 

林胭笑道：「老夫人過獎了，祁姊姊人很好，也很照顧我，我自當常來看望。」 

旁邊坐著的一眾女眷相互對視了一眼，心裡為祁府對林胭的重視暗暗驚奇。 

大家又一起說說笑笑了許久，聽著耳邊小廝唱報賀禮，突然傳來一聲——  

「趙記染坊，妝花織金錦兩匹，各色綢緞若干—— 」 

一時間林胭只覺得許多目光都投了過來，知情的等著看好戲，不知情的也在旁人

的說明下瞭解了情況。 

林胭驚訝片刻便鎮定下來，織金錦是用金線顯花的絲織物，工序繁瑣十分難得，

而妝花織金則更是複雜，是用金線與彩線合起來織成花紋，看來這趙老闆的確是

下了功夫的。 

祁老夫人看了看林胭，見她十分的氣定神閒，心中不禁暗暗點頭，是個沉得住氣

的。 



一旁的趙老闆見狀心裡暗自嘀咕，祁老夫人本就是世家大族出來的，織金錦雖然

難得，想來也不是沒見過，不覺有什麼新奇也正常，可那林家的小丫頭怎能如此

不動聲色？莫非真有什麼壓箱底的東西？ 

不，說不定是太小了，搞不清楚織金錦的貴重！ 

沒錯，一定是這樣！ 

很快這沉默的場面便被打斷，一大一小兩位氣度不凡的公子走了進來。 

大的那位氣度翩翩，溫潤如玉，見之忘俗，小的也是活潑可愛，顧盼神飛，就像

菩薩身邊的童子。 

祁墨和祁琛進來向祁老夫人行禮賀壽，「侄孫祝伯祖母天保九如，福壽綿綿。」 

祁老夫人連連稱好，高興地向眾人介紹，「這是我兩個侄孫兒，都是孝順的孩子，

遠遠地從京城過來給我這個老婆子過壽。」 

京城來的侄孫？那不就是華陽長公主和承恩侯的兩個孩子？ 

關於祁縣令一家的背景，稍微有點門路的早就打聽清楚了，想清楚的眾人都用十

分熱切的目光盯著兩人，尤其是家中有適齡女兒的。 

祁墨微微蹙了蹙眉，快得都沒有人察覺，祁琛倒是狠狠瞪了瞪那些神色實在過分

熱切的，好歹讓他們有些收斂。 

接著祁琛得意的看向林胭，揚著下巴道：「喲，這不是那個說大話要獻寶的林家

的那個誰嗎？怎麼，趙家的禮都拿出來了，妳的呢？」 

林胭心裡狠狠罵了一句小屁孩兒，老是針對她，氣量也太小了，面上卻不動聲色

道：「祁小公子，林家從未說過要獻寶，只不過是一份心意罷了，正所謂禮輕情

意重，林胭在這裡祝老夫人福壽康寧，長生久視。」 

祁琛不依不饒，「說了這麼多，林家的禮物呢？不會真的輕得看不到吧？」 

周圍傳來一些偷笑聲，趙老闆也在心裡暗爽，雖然不知道這林家女娃娃怎麼得罪

了祁小公子，但這於他來說是件好事啊！ 

林胭不慌不忙的拿出了賀禮，眾人見也是些綾羅綢緞，各色布匹，一時有些失望，

覺得這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嘛！ 

林胭當沒看到眾人表情的變化，拿出了最後的壓軸：香雲紗。 

香雲紗乍一看平平無奇，沒什麼特別，趙掌櫃心裡暗喜，看來林家確實沒什麼好

東西，這次是自家贏了。 

祁琛則很是不屑的嘲諷，「這是什麼東西也敢拿出來丟人現眼？」 

還想說什麼，他突然注意到一旁祁墨警告的眼神，打了個激靈，不情不願地閉嘴

了。 

祁姝瑤在一旁很是著急，連忙上前為林胭說話，「祖母，林家妹妹必定有她的道

理，我們還是聽聽吧。」 

林胭心中感念她的關心，也不賣關子了，走上前解釋道：「老夫人容稟，此乃香

雲紗，雖然看似平平無奇，實則好處良多。 

「這香雲紗乃絲中極品，由三十多道工序製成，不僅輕薄如蟬翼，穿之冬暖夏涼，

防水驅蟲，更妙的是常穿能美膚養顏，延緩衰老，還有清熱養身的功效。」 



頓了頓，滿意的看到四周不可置信的神情，她才繼續道：「當然，還有一最為絕

妙之處，其他布料無論多麼華美貴重，終歸會隨著時間流逝而陳舊，而這香雲紗

卻會隨著時間而發生變化，顏色會越來越淺，紋理越來越細，如同有生命一樣，

會越穿越美。」 

她話音落下，廳中久久無聲，直到祁琛又質疑道：「果真有妳說的那麼好？莫不

是騙人的吧？」 

林胭不在意的笑了笑，「祁小公子，我家是做這布料生意的，生意人最講究誠信，

若是騙了人，大家一試不就出來了？林家不會拿自己信譽開玩笑。」 

「祖母，孫女兒還託了林家妹妹用這香雲紗做了身衣服孝敬您呢。」祁姝瑤突然

對祁老夫人撒嬌道。 

「哦？」祁老夫人有些意外，又看似不好意思的笑道：「你們還別說，聽了林家

丫頭的話，老身都忍不住心動了，正巧我這孫女兒還細心準備了衣裳，我是定要

去試試看的。」 

祁老夫人便在丫鬟的攙扶下去換了衣服，徒留客人們面面相覷，臉上神色不定，

林胭也沒想到祁老夫人這麼給面子，看來真的是很疼祁姝瑤了。 

不一會兒祁老夫人便出來了，穿著林胭設計的衣裳顯得雍容大氣，還帶了些活潑

朝氣，總的來說相當不錯。 

眾人也沒想到這香雲紗看起來不怎麼樣，穿起來卻把人襯托得格外好看，一時有

些心動，又聽到祁老夫人問林胭——  

「林丫頭，老身穿這衣服走動時似乎有些沙沙作響，這是為何？」 

問到點上了！林胭微微笑著回道：「這便是香雲紗這名字的由來了，正是因其走

路時有沙沙作響聲，於是起名為響雲紗，只是有些太過直白，便改為香雲紗。」 

「這名字取得妙，林姑娘果真有巧思。」祁墨在一旁撫掌讚道，臉上掛著溫煦的

笑意，險些迷花了場上人的眼。 

林胭轉頭看到誇讚的是祁墨，禮貌的笑了笑，「祁公子謬讚了。」 

祁墨這下是真的對這小姑娘感興趣了，畢竟這般年齡的小姑娘一般沒這麼聰明，

甚至有些天真得可怕，更何況是有些姿色的姑娘了。可這小姑娘不僅長得漂亮，

腦子也清楚，最難得的是對他這張臉不迷戀。 

他又含笑道：「聽了林姑娘的介紹，在下也著實動心，正巧還愁著回京時送些什

麼禮當做孝敬，有了這香雲紗，也算解了燃眉之急了。」 

一旁的趙老闆聽了這話，面色肉眼可見的灰敗，顯然知道這局面已不可逆轉，這

次是林家勝了。 

 

 

一場壽宴就在林家大出風頭下完美謝幕了，祁墨說到做到，果真前來拿香雲紗。 

林棟見是祁墨前來，連忙迎了上去，忙前忙後好不熱情，林胭簡直沒辦法看，她

真不懂林棟對祁墨的好感到底怎麼來的，瞧著對自家兒子都沒這麼好。 

祁墨顯然有些不能接受這般的熱情，他父親母親從不會這麼直白的表達歡喜，便



是寵溺祁琛，也不過是吩咐下去，這對世家大族十分正常，難不成還指望他們事

必躬親？ 

林胭見狀連忙把祁墨解救出來，對林棟道：「爹，您快辦正事吧，別耽誤了祁公

子的時間。」 

林棟拍了拍腦袋，不好意思的笑了笑，便去忙活了。 

祁墨見狀很是鬆了口氣，對林胭感謝笑道：「多謝林姑娘了。」 

「祁公子哪裡的話，說來也是我爹爹失禮，您不怪罪就再好不過了。」她哪裡敢

受他這謝？ 

祁墨笑著搖了搖頭，也沒有在這個話題上揪著不放，過了一會兒，似是想到了什

麼，突然正色對林胭道：「有些話，在下不得不提醒林姑娘幾句。」 

林胭有些驚訝，不過看他這頗為嚴肅的樣子也正襟危坐，「還請祁公子言明。」 

「貴店出了這香雲紗自是再好不過的一件事，大膽的說，即便在京城也是能占有

一席之地的。」他頓了頓又道：「只不過林姑娘需知木秀於林，風必摧之，林家……

尚未長成，此時拿出這香雲紗怕會引來禍端啊。」 

林胭知道他說的很對，這香雲紗若擱在現代，雖然貴重，卻也並不會怎樣，可是

在這時代，毫無背景的林家懷有祕寶，就如同稚子抱金過市，簡直就是誘惑人家

快來咬這塊滴著油的肥肉。 

祁墨見她想明白了，不由得心裡暗自點頭。 

他原本沒這麼好心，或者說沒好心到這個地步，沒事提點一個萍水相逢的人，只

是這日子實在無趣，難得有這麼有趣的事，或者該說是……人，若是一下子折騰

沒了，也是可惜。 

再者，林家畢竟也是為了自家伯祖母生辰出了力的，雖然動機不純，但在情理之

中，提點幾句也是應該的。 

祁墨又任由林胭安靜地想了很久，才聽她道：「不知祁公子有何良策，還請告知，

我林家必有重報。」 

祁墨微扯了扯嘴角，似是輕笑又似是嘲諷，「妳家的重報於我又有何益呢？當然

辦法也不是沒有，這簡單的便是妳家受了祁家和公主府的庇護，自然沒有那不長

眼的來打擾了。」 

林胭對他的嘲諷置若罔聞，只道：「若是這般，林家染坊便再也不屬於林家了，

這有違先祖遺訓，還請祁公子指示那難的一條。」 

祁墨定定地看了她一會兒，才突然撫掌笑道：「林姑娘果真是有骨氣！至於這另

一條嘛，便是林家聞名天下，屆時，那些宵小自然不敢再找來。」 

林胭又何嘗不知道這道理，只不過這是一條極其難走又漫長的道路，毫無背景的

林家當真能走到那一步嗎？ 

說到底，林胭穿越前也不過是個二十多歲的小姑娘，能力有限，她沒有自信。 

這一世於她而言本就是賺的，若她孤身一人，轟轟烈烈拚一場即便結果不好也認

了，只是如今還有林家眾人，她心底早已經把他們當做親人了，自然不能魯莽行

事，連累了他們。 



罷了罷了，且行且看吧，總要努力搏一搏才好。 

祁墨看到林胭臉上神色變幻不定，最終全化為了堅定，不由得心中對她更加讚

許，也不知林家是怎麼生出這般出色的女兒，若是有個好出身，就沒京城那些貴

女什麼事了。 

當然祁墨是有辦法幫她抬身分的，但是又憑什麼呢？這次主要目的是看能不能將

這香雲紗收在手中，順便來瞧瞧這丫頭的反應。 

祁墨看戲看得很是心滿意足，於是又提點了一句，「聽說明年皇后娘娘將舉辦一

場染織大賽，若是做得好，還會被選為皇商。」 

說完，他也不看林胭反應，起身便走了，只留下小廝在此等候。 

等林棟將香雲紗準備好了出來後，便看到林胭一人在，只好將布匹交給小廝帶

走，嘴裡還念叨，「妳說妳怎麼就讓祁公子走了呢？這多失禮啊……」 

林胭倒是頗為不解，問出了早想問的話，「爹，女兒瞧著你對這祁公子頗為熱心，

可是有何緣故？若是為了攀交情，也沒見你對別家公子那樣啊？比如那祁小公

子。」 

林棟笑歎了口氣，「我也不知道這是怎麼了，一看到他就覺得親切的很，況且祁

公子待人有禮，溫文爾雅，讓人見了就喜歡，這恐怕就是佛祖說的緣吧。」 

林胭心底翻了翻白眼，自家老爹是被他外表迷惑了！別以為她沒發現祁墨已經在

她面前露出幾次馬腳了，想來是不屑於在她這個小丫頭面前裝吧。 

 

晚飯時，林胭將祁墨與她說的話又講了一遍，林家從來沒有大人的事小孩別管或

者男人的事女人別管之類的說法，這也是林胭很欣賞的地方。 

林老爺子沉吟了許久，點點頭，贊同了林胭的話，「胭兒做的不錯，天下沒有白

得的好事，若是要祁家庇護，必然要付出代價，咱們林家的招牌不能改！咱們還

是好好想想怎麼參加明年的比賽。」 

眾人又說了會兒話，就各自去洗漱休息了。 

躺在床上，林胭久久不能入睡，輾轉反側許久，突然聽到門吱呀一聲，抬頭望去，

原來是杜慧娘進來了。 

杜慧娘見林胭要坐起來，連忙阻止她，坐在了床邊，輕輕地用手將林胭耳邊的碎

髮挑到了耳後，又溫柔的摩挲著林胭的腦袋。 

「娘，您怎麼還沒睡？」林胭輕輕地問。 

「還不是放心不下妳這孩子，想著妳肯定睡不著覺，就來看看妳。」杜慧娘慈愛

地仔細端詳著女兒出落得越發好看的小臉，心中百感交集，好一會兒才歎道：「娘

也不知道妳這本事是如何來的，只盼望妳能平平安安的就心滿意足了。 

「我的女兒這麼聰明能幹，娘覺得高興自豪，可又怕妳越是能幹，要背負的東西

就越多，娘不希望妳這麼累，妳還這麼小呢……」說著說著，她眼淚就要淌出來

了。 

「娘！」林胭手足無措，忙安慰道：「娘，女兒不覺得辛苦，也不累，女兒能為

這個家做點什麼覺得很開心，娘別難過。」 



杜慧娘擦了擦眼角，笑著道：「娘不難過，娘高興著呢，只是妳也不要把什麼都

擔在自己身上，天塌下來了還有我們呢，再不濟也有妳弟弟……」 

林胭知道杜慧娘是擔心自己，想告訴自己，自己有後盾，不是一人孤軍奮戰。 

來到這裡已經有些時日了，林胭心中從未像此刻這般平靜，就像找到了港灣。 

 


